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科学家奖项目的体会
我申请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保护区（MAB）青年科学家奖（YOUNG SCIENTISTS AWARDS）源于2006年12月参加内蒙古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时与中国人与生物圈易志军博士的一次会面。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我向他介绍了我在保护区开展科研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困难。我自从2002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毕业后，就在内蒙古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工作。但由于经费的限制，很多工作包括当地社区居民的传统信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很难深入研究。他建议我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青年科学家奖。虽然青年科学家奖经费不多，但是对我们年轻人仍然是很难得的。该项目的申请成功，是我淘到的第一桶金，对我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之所以申请这一项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7月我读研究生时第一次到青海，就被藏族同胞的传统信仰所吸引。我那时正在从事普氏原羚的研究工作，我那时就想如果有机会，一定去研究当地居民的传统信仰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关系。藏族同胞“尊重自然”、“珍爱生命”，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员。“众生平等”使当地藏族群众不伤害或杀死生物，他们没有狩猎的传统，他们尽力与野生动物和平共处。藏族同胞喂饲黑颈鹤的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在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期间，刘松涛局长也经常给我介绍达赉湖周围社区居民的过去和现在。达赉湖周围社区居民多为蒙古族，他们认为万物皆依赖于水而生存，故对水倍加祟拜，产生了如神湖、圣水等。历史上，保护区内所有牧民共同享受各种资源，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没有异议, 人人自觉遵守历史形成的保护生物资源的传统。近年来，原本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蒙古民族传统信仰正经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一些优秀的传统信仰正被经济利益所淹没而正在消失。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认为应该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立即着手拯救，尽可能广泛、全面而深入地收集和研究民族信仰中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部分，并进行编目和存储，以便应用于将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之中。因此，在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社区居民传统信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
我知道全世界每年获准的青年科学家奖资助仅仅10项，因而竞争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第一次就获得成功，因而倍感荣幸。回顾申请过程，我觉得我做的以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正确理解人与生物圈计划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多学科合作，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综合性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特别强调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政府决策人员、管理人员、科学家及当地人民政府的的密切结合。人与生物圈计划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在研究、人员培训、信息传播和知识的转移方面，这种投入往往要起到“催化作用”的种子资金的作用。对于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许智宏指出“生物圈保护区的设立就是强调要把保护区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而找出一条既可以保护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我申请的课题《内蒙古达赉湖生物圈保护区当地居民传统信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符合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要求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的特点。2007年11月7-13日在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荔波县）召开的第九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大会的主题是“文化多样性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和我申请的课题也有很大的关联，这说明我申请的课题也是当今生物圈保护区关注的焦点，符合时代主题。
2、听取各方意见。我在工作过程中注意与保护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等各方人员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于这样一个课题，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尤其是刘松涛局长对课题申请的成功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和易志军博士的交流也让我受益非浅，他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活跃的思维值得我学习。

3、向成功者学习。我在申请过程中首先阅读了青年科学家奖所有申请者的申请题目，结合公布的重点资助领域确定自己的申请题目。申请题目确定后，我下载和阅读了所有和我申请相同和相近领域申请人的工作报告，这对我申请书的完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项目申请获得批准后，我积极组织研究生、大学生积极参加，力图让他们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得到锻炼。他们现在查阅文献、设计问卷、模拟组织座谈等，表现了对该项目的极大兴趣；我在11月初到内蒙古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刘松涛局长就项目的执行进行了协商，得到保护区的积极响应，初步拟订了工作方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将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护区工作人员、邻近城市居民、社区居民等加强合作，使当地人受益是我设计该项目的初衷之一。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到国际项目，我将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完成，达到提高自己、有益保护区、有益当地居民的目的。
